
妆扮游艺中的
“

台阁
”

景观

蔡欣欣

游艺
,

虽出自孔子所言
“志于道

,

据于德
,

依于仁
,

游于艺 ,’( 《论

语
·

述而》)
,

本为研习礼乐射御书数
“
六艺

”

以供娱乐也
,

然其后

多被演绎为技艺屯游戏的代称
。

若依据杨荫深 《中国游艺研究》
、

李

建 民 《中国古代游艺史
—

乐舞百戏与社会生活之研究》与乌丙安

在 《中国民俗学》等专书中对游艺的界义¹
,

则庙会祭典或岁时节庆

中的
“
游艺

” ,

其实就是一系列歌舞杂耍等演艺游行队伍的概称
,

其

意涵几近于社火
, “民间鼓乐

,

谓之社火
。

不可悉记
,

大抵以滑稽取

笑
” ( 南宋范成大 《上原纪吴中节物徘谐体三十二韵》字注 )

,

泛指

民间赛社中锣鼓器乐
、

乔装调笑等表演团队
;
或诚如 《旧京风俗志》

所载
: “
所谓会者

,

京俗又名高乡会
,

即南方社火之意也
” ,

亦即 《吴

社编》 中所言
“凡神所栖舍

,

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
”,

为赛会活

动中迎接神明的各种仪仗队
、

锣鼓队与杂戏行伍的组织
。

因而游艺
、

社火与会所指称的对象基本近似
,

亦即
“

徘优歌舞

¹ 杨荫深将杂技区分为徽油打球
、

角抵相扑
、

鱼龙蔓延
、

上竿走索
、

杂手艺
、

幻术
、

禽兽鱼虫戏
、

诸种斗戏等八种类别
,

请参见 《中国游艺研究 )( 上海
:
世界书局

,

19 46
.

2)
,

在台收入杨家骆

主编 《俗文学丛刊》第一集第七册 (台北
:
世界书局

, 19 85
.

11 六版 )
,

Pl
一

6 ; 李建民请参见中

国古代游艺史一乐舞百戏与社会生活之研究》( 台北
:
东大发行

, 199 3
.

3) 第一章 < 到民间去 》

以及注释三十
, P1 0- 17

,

P24
.

25 ; 乌丙安将游艺民俗分为民间口头文学活动类
、

民间歌舞乐活

动类
、

民间游戏活动类
、

圆旬竞技活动类以及民间杂艺活动类等五大类
,

请参见《中国民俗学》

( 辽宁
: 沈阳大学

, 19 99 )
。 -



赛社与乐户论集

杂奏
”
(《旧唐书

·

音乐志》) 等散乐百戏
;
或如漳州当地中由四方百

姓铆资参与组织的
“
优戏队

”
(陈淳 《上赵寺丛论淫祀》)
; 只是游艺

表演的时机场合
,

可能较后二者更为宽广
,

亦即除了依附在岁时节

庆与庙会神诞外
,

也可在官
.

方节庆
、

民俗节庆与历史节庆等活动中

献艺
;
甚至民间或学界将游艺更从属于社火与会之下

,

专指在
“

广

场街道游走行路
”

的表演团队
。

撰诸历代的文献史料
、

文物图照 以

及当今的庆典活动
,

可见游艺队伍的品类是林林总总
、

五花八门的
,

或有以杂技耍弄见长的
,

如杠子
、

高跷与中播等
;
或有以气力武术

为卖点的
,

如耍石锁
、

飞叉与舞棍等
;
或有以音乐歌舞为重心的

,

如秧歌
、

花鼓与舞鲍老等
; 还有以妆扮展示为主体的

,

如台阁
、

装

故事与灯彩之类等
。

虽各自有其游艺表演的重点
,

然不乏参杂有
“

妆

扮
”

成分
。

如清代 《京都风俗志》记载妙峰山娘娘庙行香走会的行

伍有
:

其开路以数人扮蓬头涂面
,

赤奋舞叉 ; 秧歌以数人扮头陀
、

渔翁
、

樵夫
、

鱼婆
、

公子等项
,

配以腰鼓
,

皆足登坚木
,

谓之高

跷秧歌 ; 太
、

少脚以一人举狮头在前
,

一人在后为御尾
,

上遮阔

布
,

彩色绒线
,

如柳背皮毛状
,

二套彩裤作脚腿
,

前直上
,

后惬

楼
,

舞动如生
,

有滚珠
、

戏水等名 目 ; 五虎棍以数人扮宋祖
、

郑

恩等相
,

舞棍如飞
,

分合中式 ; 其扛箱
,

一人扮懊头玉带
,

横跨

杠上
,

以二人抬之
,

好事者拦路问难
,

则谑浪利语
,

以致众人欢

笑
。

凡此等会
,

以曹经朝顶者为贵
。

文中所描述的开路
、

秧歌
、

五虎棍与扛箱等会皆有
“

扮
”

字

而太
、

少狮虽无扮字
,

但其本质即是
“
象人

”

之戏 ¹
,

因此也同样具

¹ 《汉书
·

礼乐志》中述及汉宫廷敬乐的
“

旅人
” .

孟康注云
: “

若今戏鱼虾师 (脚 ) 子者也 ”

韦

昭注云 : “

粉恨面者也
”,

唐叔师古赞同孟说
。

故如汉百戏中的
“

鱼龙受笼
”

即月娜娜龙的衰演
.

均可谓之为
“

象人之戏
,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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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有些妆扮游艺其实已然具备戏剧的雏形因子
.

¹

如被视为初级戏剧型态的
“

队戏
” ,

历来多将隋唐队舞视为队戏

的源头
,

并引宋刘斧 《青琐高议》中
“

忆昔与帝同队戏
” (《隋场帝

海山记》) 与元杨维祯
“
队戏为李端娘

” (( 宋朱女士桂英演史序》)

的载记作为例证
。

其早期的型态就是妆扮人物排成对列进表演的
,

因而也可视为
“

妆扮游艺
”

的成员
。

队戏随着演出场合的不同
,

又

分化为上马队戏
、

供盏队戏以及正队等各种形式
。

其中
“

上马队戏
”

继承了初期的演出型态
,

且从其又称为
“
走队

” 、 “

行队
”

与
“

流队
”

等名 目中
,

不难窥见其还保有行走
、

流动等游艺特质
。

如 《礼节传

薄》与 《唐乐星图》中所记录的
“

排场角单
” ,

其中可能有些仅是扮

饰为故事人物行伍排场的妆扮游艺
;
然也间有舞蹈

、

动作或简单故

事情节演出的
,

如河北武安固义的 《捉黄鬼》以及山西上党的 《过
五关》等

,

都在行路中不断地更换表演场地º 。

在取材于物类形象
、

脚色身份与具体人物等各种妆扮游艺中
,

“

台阁
”

是赛会与庆典活动中最为亮丽的一道流动风景线
,

每每都

能聚焦在场围观民众的目光
。

现今所见较早期的台阁史料
,

为描写

南宋岁时庆典与风土人情等典籍中所载录的» :

《梦粱录》卷一
: 初八 日

,

钱塘 门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

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
,

庆十一 日诞圣之辰
。

⋯⋯ 台阁巍峨
,

神

兔威勇
,

并呈于落台之上
。

( P1 44 )

¹ 由于
“

妆扮肠演
”

二者在艺术形式上仍有些的差异
,

故本文中在便用妆扮宇义时将取其狭义
,

以便与扮演区用
。

然而若是文奴史料的载记
,

贝引衣存史料的书写
。

黄竹三在《谈队戏》一文中
,

对于认戏的起派
、

类型
、

表演形态皆有所全面性的论述
,

关队戏的论述多今引之
,

收录于 《戏曲文物研究敬论》(北京
:
文化艺术出版社

,

版 ) p 29 3
.

30 7 ; 此外
,

该书中韶份蕊章也都论及队戏
.

请参见
。

述
,

本文有

199 8. 9 第一

» 《梦粱录东《西湖老人萦胜录》与 《武林旧事》均收录于 《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)( 台北
:
大立出

版社
,

19 即
.

10 )
,

直接于原文后标若页盆
。



妆扮游艺中的
“

台阁
”

景观

《梦粱录》卷二
: 三月三 日上 已之辰⋯⋯

,

兼之此 日正遇北

极佑圣真君圣诞之 日
。

⋯⋯诸宫道宇
,

俱社酸事
,

上祈国泰
,

下

保民安
。

诸军寨及服司衍奉侍香火者
,

皆安排社会
,

结搏台阁
,

迎列于道
,

现睹者纷纷
。

(P1 46 )

《梦粱录 ) 卷十九
:
每遇神圣诞 日

,

诸行市户
,

具有社会迎

蔽不一
。

如府第内官
,

以马为社
,

七 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
。

又有

钵体社
、

台阁社⋯⋯
。

(P2 99 )

《梦粱录》卷二
:
每岁清明前开煮

,

⋯⋯次以大鼓及乐官数

辈
,

也以所呈样酒数担
,

次八仙道人
、

诸行社队
,

如鱼儿活担
、

糖糕
、

面食
、

诸般市实
、

车架
、

异桧奇松
、

赌钱行
、

渔父
、

出猎
、

台阁等社
。

(P 14 9 )

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
: 开煮迎酒候所

, ·

⋯⋯或用台阁故事一

段
,

或用群仙
,

随时装变大公
。

(Pl l4 )

《武林旧事》卷三
: 户部点检十三酒库

,

例于四月初开煮
,

九月初开清
。

⋯⋯以木床铁李为仙佛鬼神之类
,

架空飞动
,

谓之
“

台阁
” 。

(P3 7 8
一

3 7 9 )

排比这些史料可知当时台阁 (I) 演出场合
:

有属于
“

官方庆典
”

的每岁酒库
“

迎新
”

活动 ¹
,

以及
“
庙会神诞

”

如祠山张真君圣诞与

北极佑圣真君圣诞
,

或兼有岁时节日的
“

三月三 日上 巳之辰
” ; ( 2)

演出时间
:

在庆典当日或可延续数天之久
,

如祠 山张真君圣诞为二

月十一 日
,

但从初八起就有各会社送迎敬献
; ( 3) 组织型态

:
由官

方安排或民间诸行市户动员
; (4) 妆扮景观

:
用木床或铁架擎举行

¹ 宋代都城中酒的梢售
,

如 《都城记胜
·

酒肆》所载 : “

天府诸酒库
,

每遇寒食节开沽煮栖
,

中狄

前后开沽新酒
。

各用妓弟
,

乘驹作三等装束
:
一等特髻大衣者

,

二等冠子群背者
,

三等冠子衫

子档裤者
。

前有小女童等
,

及诸社会
,

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
,

呈作乐
,

呈技艺杂剧
,

三盏退出
,

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
。”

即3 ,

因季节不同有
“

开沽煮酒
”

与
“

开沽新酒
,

两大习俗
,

开始卖煮

酒之前要举行欢迎仪式
,

称之为
“

迎新
” ,

通常会安排妓女与社会等作为宜传队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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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
,

或敬献于
“

露台
”

之上
,

也有装置陈设于路旁迎接的
;
装扮的

人物以神佛鬼怪为主
,

或有
“ 故事

”

情节画面的呈现
,

可从群神改

装变为王公贵族等
,

而其可能是由
“

官私妓女
” 、

有姿色的
“
像声

”

伶人或丫环等妆扮而成
,

或者是由民间市民百姓充任
。

由上述史料可知在南宋时期
,

大抵已初步奠定了台阁的生态图

谱
。

而若再进一步地考察字义
,

则台与阁或可视为复合词
,

台可等

同于动词的
“
抬

” ,

如清梁章巨 《称谓录》
: “好事者或又摘某诗句或

传奇
,

饰稚小童妇而为之
,

名曰抬阁
。 ”

即以
“

抬阁
”

直接标示出是

由人 “
扛抬

”

的行动特点
,

取材自诗句或小说戏曲故事
,

妆扮者为

稚小幼童
;
或将台指称作为承载装置的

“

舞台
”

基座
,

如清末 《福

州风俗竹枝词
.

台阁》中的描绘
:

(以木板为台
,

上布剧景
,

以善唱者分坐其中
,

旁夹笙萧和

之
,

四人弃前后
,

谓之台阁
。

) 纸作林亭致 自佳
,

笙歌粉妾杂淫

哇
。

传神博得声声采
,

弃过前街又后街
。

构成间架费安排
,

点级

风流卉与权
。

卖弄柔喉过闹市
,

宾笙象管更和谐¹
。

甚可双重意指所结缚搭建的
“

亭台楼阁
”

景致
,

以木板为基底

上面装置着用纸糊成的园林亭台
“

剧景
” ,

善唱者粉墨涂妆由乐队伴

奏施展歌喉
,

维妙维肖的传神模样获得观众的热烈喝采
,

由此显见

台阁有从单纯静态
“

化妆扮饰
”

的人物仿真
,

演化为搭配音乐表演

曲唱的
“
乔装扮演气

有鉴于场景架设与安全性等理由
,

台阁也经常使用铁捆
、

铁芯
、

铁竿与铁环等作为支架装备
。

诚如 ( 明 ) 于侗 《帝京景物略》所描

绘
: “又夸环者

,

为台阁
。

铁竿数丈
,

曲折成势
,

饰楼阁
,

崖木
,

云

¹ 转引自《福建戏史录》(福州 :
福建人民出版社

,

198 3.3 )
,

此乃油末福州诗社文人 , 对当时福

州民悄风俗进行分类胭味
,

(《通侧服) , l, 35年一1936 年 ) p 一邓
一 t”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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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持相应道具左右上下摆动表演¹ ;
或如江苏 《南京采风记》中记载

在东岳庙会中
:

三月秒 日
,

为东岳诞辰
,

好事者遂弃神出巡
,

谓可以消灾拜

患
。

于是城内各业
,

各结一会
,

旗伞灯牌
,

抬阁秋千
,

百出其奇
,

争巧斗胜
。

⋯⋯又有四五岁七八岁之小儿
,

装作剧场武小生
、

武

三面
、

武老生等
,

腰慈利刃
,

手执杭扇
,

指套钻戒
,

胸挂金表
,

异样精采
,

耀人眼 目
,

手叉两腰
,

躯干益直
,

耸立于大人肩
,

毫

无侍侧惧怯之态
。 º

这些耸立于大人肩膀的孩童
,

几乎清一色都是妆扮成具有
“

武

艺
”

脚色行当
,

对照着神明职能与出巡队伍
,

俨然有着以武力驱邪

除疫的扫荡意涵
。

台阁除了以人力扛抬外
,

基于体力负荷与行进路

程
,

乃至于妆扮特色与地理环境等考虑
,

也有其它动力的使用
。

如

《陶庵梦忆》中记载
:

枫桥杨神庙
,

九月迎台阁
。

十年前迎台阁
,

台阁而 已
。

自骆

氏兄弟主之
,

一以思致文理为之
。

扮马上故事二三十骑
,

扮传奇
一本

,

年年换
,

三 日亦三换之
。 »

¹ 今考自 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胭集成
·

山西卷》下
,

资料中叙述表演节节高的六
、

七岁的孩童
,

站

在身强力壮的男子肩上
,

在行进中表演
。

但又记录到在宽阔的表演场地时
,

会变换从形表演
。

在一处演完后
,

小演员可从底座肩上跳下来
,

随队步行再至另一场地表演
。

此二段描述显然有

所出入
,

前者为妆扮的行进游艺
,

后者则为定点的筑地围场演出
,

二者本可兼具
.

但最后的叙

述贝蜘乎呈现出上下妆扮分离行进的样态
,

有待进一步考证
。

º 参引自胡朴安《中国全国风俗志 (下编 )) (石家庄
:
河北人民出版社

, 1, 88 )
, P1 犯

。

» 后文为
“

其人与传奇中人必酷肖方用
,

全在未扮时一指点为某似某
,

非人人绝侧者不之用
。

迎

后
,

如扮胡桩者
,

遨无不胡桩之
,

而此冬反失其姓
。

人定
,

然后议扮法
,

必裂增为之
,

果其人

其相艳须某色某级
、

某花样
.

虽匹忱教十金不惜也
。

一冠一展
,

主人全剐梢神在焉
。

请友中有

翻生遭刻画者
,

一月曲礼脚至
,

匠愈为之
,

唯其使
。

装束备
,

先期扮演
,

非百口叫绝
,

又不用
。

故一人一转
,

其中思致文理
,

如玩古笼名画
,

一勾一勒不得放过琦
。 ,

起参见张岱《肉庵梦忆》

(台北
: 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

, 一, 时
.

3 ) p 32
一

33。



妆扮游艺中的
“

台阁
”

景观

杨神庙的台阁是以
“一人一骑

”

的
“

马上故事
”

妆扮形式
,

由

二
、

三十人来妆扮
“
传奇

”

戏出
,

从妆扮者的挑选
、

服饰穿戴的考

察
、

赛会前的先行试妆以及重金礼聘行家来设计等都极度讲究
,

这

种
“
马上台阁

”

几乎与称为
“
走队

”、 “
行队

”

与
“

流队
”

的
“

上马

队戏
”

难分轩轻¹
。

此外如在 《清嘉录》卷五 《划龙舟》条中亦载
:

“
选端好小儿妆扮台阁故事

,

俗呼
‘

龙头太子
, ” º ,

其具体形象或

如范祖述 《杭俗遗风》中的描述
:

西湖有龙船四五只
,

其船长约四五丈
,

头尾均高
,

彩画如龙

形
。

中舱上下层
,

首有龙头太子及秋千架
,

均以小孩妆扮
,

太子

立而不动
,

秋千上下推移
。

旁列十八般武艺
,

各式旗帜
,

门列各

列中央高低五 色彩伞
,

尾有埃蛤旗
。

中舱下层
,

敲打锣鼓
,

旁坐

水手划船
,

若做盛会
。

杭俗将龙舟彩画如龙形
,

船头装置 由小孩妆扮的龙头太子与秋

千架
,

两旁摆设着十八般武器
、

各式旗帜
、

五色彩伞与娱蚁旗等
,

这些配备或都寓含着武力威吓
、

五行方位与驱邪护佑等功能性
。

而

《岁华忆语》则指出秦淮河过去龙舟有三帮
,

节 日午时各帮龙舟集

中于夫子庙前的半池
,

所有龙舟都装饰上五彩缤纷的彩亭
,

并挑选

美貌小孩扮戏剧 中人物坐在船中
,

有四到六人敲锣打鼓以助兴
,

熟

悉水性的销公手撑长竿
,

在船上作种种表演游戏» 。

对照南宋 《梦粱

¹ 队戏随着演出场合的不同
,

又分化为上马队戏
、

供盏队戏以及正队等各种形式
,

如黄竹三在《谈

队戏》一文中
,

便对队戏的起派
、

类型
、

表演形态皆有所全面性的论述
,

收录于 《戏曲文物研

究敬论 》(北京
:
文化艺术出版社

, l卯8. , 第一版 ) p 293
, 307 。

其它如冯俊杰
、

序奔
、

麻国钧
、

车文明等学者皆有研究论著可供参考
。

有关队戏与台阁的问题将在下文中加以研析
。

º 引自《笔记小说大观》卷五 (上海
: 上海文艺出版社

, 19 85 )
,

巧
。

» 参引自刘克宗
、

孙仪主摘 《江南风俗 ) (南京 : 江苏人民出版社
, 199 1

.

6 )
,

巴59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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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》中的载记
:

其 日
,

龙舟六只
,

戏于湖中
。

其舟俱装十太封
、

七圣
、

二郎

神
、

神鬼
、

快行
、

娜体浪子
、

黄胖
、

杂以鲜色旗伞
、

花篮
、

闹竿
、

鼓吹之类
。

其余皆巷大花
、

卷脚帽子
、

红绿戏衫
、

执掉行舟
,

戏

游波中
。

⋯⋯ (卷一
,

页 14 4 )

当时即有在船只上妆扮神鬼与戏曲人物
,

并夹杂其它装饰与鼓

吹伴奏
,

然其并非是在端午节时的龙舟竞渡
,

而是在农历二月初八

“
钱塘门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圣烈昭德 昌福崇仁真君

,

庆十一

日诞圣之辰
”

神明圣诞之前所举行的
。

顾希佳指出龙船有所谓的
“

台

阁式
”

与
“

竞渡式
”

两种样式
,

西湖的龙舟与绍兴一带的
“

泥鳅龙

船
”

即都属于
“
台阁船

”

的风格
,

在端午
、

清明与夏至都有龙舟竞

渡的习俗¹
。

因此台阁也会
“

因地制宜
”

产生不同的行进运输
,

综览目前笔

者从史料文献中所稽钩的台阁称谓º ,

约略可梳理出其命名不外乎

有
: ( l) 突出

“

抬
、

扛
、

托
、

背
”

等运载行进方式
,

如抬杆子
、

扛

¹ 顾希佳长年对于浙江龙船民俗进行调查研究
,

本文中有关杭州龙船的资料
,

参引或转引其 《浙

江龙船考》一文
.

收录于《民俗曲艺》132 期 (台北
:
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墓金会

,

200 1
.

7 ),

P8 9
一

13 6; 在刘克宗
、

孙仪主编的《江南风俗》(南京
:
江苏人民出版社

, 199 1
.

6 ) 中亦有相关

史料的描述
,

但后者指出在龙船尾有一只木班级蚁
.

这是由于人们认为鸡与娱蚁能保护天上龙

王
,

让其风调雨胭
,

谓鑫见 P25 。

是以有关船只上各种装里的仪式意肠
,

有待后续更深入拥究
。

º 笔者汇整大陆全国各省所编共的 《中国民族民间知胭集成》
、

《娜蹈志》与风土民俗专书及相关

论述等资料中关于台阁的资料
,

枕理出合阁有背阁
、

背棍
、

背肘
、

背装
、

背操
、

背歌
、

背芯
、

托阁
、

肘阁
、

肘歌
、

扛阁
、

抬阁
、

盆阁
、

背阁
、

艺阁
、

马阁
、

拢阁
、

水车阁
、

垠蛤阁
、

龙阁
、

风阁
、

罗汉阁
、

转阁
、

垛子
、

平垛
、

抬芯
、

铁枝
、

铁棍
、

抬杆子
、

大台戏
、

桌子戏
、

彩台
、

彩

架
、

山车
、

亭子
、

节节离
、

傲故率
、

扮景
、

出会景
、

古事
、

扛妆
、

抬妆
、

高抬
、

袭人
、

高妆
、

小儿扮戏
、

托姚
、

门魏
、

阂妆故事
、

抬妆
、

肩头坪
、

水色
、

晓色
、

峨色
、

马上故事
、

马角
、

马

阁与马色等不同名称
。



妆扮游艺中的
“

台阁
”

景观

阁
、

托装
、

背棍等
; (2) 标示

“

阁
、

棍
、

肘
、

芯
、

垛
、

铁枝
、

架
、

桌
、

亭
”

等承载基底或支架
,

如亭子
、

山车
、

彩架
、

大台戏等
; (3 )

凸现妆扮内容与外在景观
,

如古事
、

扮景
、

飘色
、

罗汉阁
、

娱蛤阁

等
;
(4 ) 彰显行动载体与妆扮主体

,

如马角
、

水色
、

妆人
、

小儿扮

戏等法则
,

凡此都是构成台阁行动载体与舞台装置的基本要项
。

至

于少数如
“ 闹妆

” 、 “ 闹妆故事
”

等
“

闹
”

字
,

则显然是强调火红火

热的热闹意味
。

由此大致可归结出台阁是以木床为基底
,

或用铁架来擎举
,

或

以人体为托装或肩架
, “

化妆扮饰
”

或
“

乔装扮演
”

戏曲或诗文
“

故

事
” ,

基于动力考虑或环境制约
,

使用人力扛抬
、

马匹承载以及船只

运行的游艺表演
。

而相较于其它类型的妆扮游艺
,

台阁大都显示出
“

高
”

于地面的装置特质
,

组构出特有的 ,’j 申圣空间
” ,

可以作为天

地两界的通路
,

类似 《山海经》的昆仑之丘
、

《淮南子》 的建木以及

《玄中记》的扶桑等
,

具有着
“

世界山
”

象征或是
“

宇宙树
”

属性

的相 同指摄¹
。

这也使得台阁上的神鬼妆扮者
,

俨然具有着
“人化神

/神化人
”
的二元特性

,

凡人通过神鬼妆扮者向神灵表达崇敬祝祷的

意愿
,

神明也借由神鬼妆扮者化身降临人间赐福众生
。

所以如前述天津皇会时装扮
“
麻姑上寿

”

向天妃娘娘祝寿
,

或

如 《陶庵梦忆》中为达
“

及时雨
”

的祷雨祈愿
,

村里妆扮成水浒
“

马

上故事
”

以及掌管雨水电电的神佛台阁等º ,

其实都寓意着人们祈福

赐瑞
、

攘疫避灾的心理
,

意欲透过妆扮的
“
中介

”

仪式与神灵沟通

乃至转换身份
,

而发挥追求长生
、

祈求样瑞的赐福 目的
。

是故如台

湾南部地区的
“

娱蚁阁
” ,

经常会在舞台阁板上摆设香蓝
,

内置金银

¹ 有关世界山的论述
,

可参见日本学者小南一郎与御手洗胜等的论述
,

而王孝廉《绝地天诵一昆

仑神话主胭解说》
,

收录于 《岭云关雪
—

民族神化学论集》(北京
:
学苑出版社

,

2以犯
.

1 ),
P3 OS 一327 中有详细阅述 ; 而有关宇宙树的古代神树信仰

,

请参见黄强 《神人之间一中国民间
.

祭祀仪礼与信仰研究 )( 广西民族出版社
, 1996

.

7) 的论述
,

Pl l今 11 7 。

º 请参见张岱 《内庵梦忆 )( 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(台北 )
.

19 84
.

3)
,

闪 2
·

33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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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与插上香枝的香炉
,

形塑出神人交接的神圣空间
; 而台阁上的妆

扮者事先需举行宗教祭拜仪式
,

通过
“

掷艾
”

程序由神明许可方能

担任
。

台湾民间咸信台阁有所谓的
“
厌气

” ,

妆扮者能够获得神明的

护佑功成名就
,

因此妆扮者的
“

神职高低
”

与
“

人世成就
”

紧密缩

结
, “

赐福
”

不是表征而是具有真正的
“ 灵力

” ,

能够为台阁妆扮者

重塑未来的
“
人生处境 "a

因而台阁本身即寓意着
“

过渡仪式的秩序
” ,

妆扮者脱离现实身

份过渡成为鬼神
,

或在
“

呈于露台
” 、 “

迎列于道
”

的摊坛圣域成为

与神灵接通的中介
,

或伴随着神驾
“

巡行绕境
”

发挥逐疫驱邪的摊

仪功能
;
等到赛会活动结束后

,

则转换身份重新整合返回世俗生活

中
。

而这种
“
分离一过渡一始合

”
(seP 剐卫ti
o n 一

tran
siti on

一

inc o rPo rati on )

的仪礼模式¹
,

在岁时节 日的台阁演出中由更被凸显
。

如在一年复始
、

春回大地之际的立春 日
“迎春

” ,

藉由作土牛送寒气的仪式来驱寒迎

暖展开农耕桑织的生产º 。

这俨然也寓含着摊仪本质的迎春仪礼
,

从

宋代起
“ 以镇鼓锣吹伎乐

,

迎春牛于府衙前营春馆内
” (《梦粱录

·

立春》) 已形成了用鼓吹
、

伎乐运送春牛的游行队伍
,

且在明清之时

有更多游艺组织参与
,

如明代陈鸿 《莆靖小纪》中有云
:

明朝迎春妆扮故事百余架
,

点级春光
,

俱是里长答应
。

用桌

一只
,

后造一屏
,

二人扛抬
,

饰小儿为男女坐桌上
,

无甚好衣服
。

派革后
,

春架借各班戏子妆扮
,

新造高大木架
,

用四人扛
,

倩好

¹ 此乃采用二十世纪初荷兰学者范根纳氏 ( 人代阎d van 倪
n n eP )对于三部式生命仪幸助理论

.

在

李丰桩
、

容世诚
、

王台山与众多学者论著中均有述及
。

º 《礼记
·

月令》中毅
: “

季冬
,

命有司大仲
,

旁橄
.

出土牛
,

以送寒气
’。

有关迎着终L俗与民间

立春习俗的起钾演变
,

在简涛《立春风俗考》(上海
: 上海文艺出版社

,

1卯 8
.

12 ) 中有精详的

论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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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
”

的
“
扮演

”

层次
。

再者
,

在婚丧喜庆等
“

人生关口
”

的台阁妆扮
,

则更强化了
“
过

渡关口
”

的仪式功能
。

因为
“
岁时/生辰

”

本身即具有周期循环与起

始结束的双重意义
,

如清咸丰刘家谋 《海音诗》描述台湾台阁的另

类演出场合
:

山年零落路然归
,

蓬上方吸东易烯 ; 歌哭骤惊声错杂
,

红裙

早袖映麻衣
。

注云 :
“

赛神
,

以妓装台阁
,

曰
‘

倪旦栩
’
; 今乃用

之送葬
。

始作俑于某班头 ; 至衣冠之家亦效之
,

可慨也夫 !
” ¹

原先在赛会中由
“
妓女

”

妆扮的台阁
,

本是妓女们基于同业的

族内情谊而妆扮相送
“
部头

” ,

然而其后民间竟然仿而效之
,

若再旁

征清光绪台南知府唐赞衰 《台阳见闻录》中的描述则更为清晰º 。

丧

葬仪典 向来被视为是肃穆哀戚的场合
,

所以妓女浓妆艳抹来妆扮台

阁
,

自然被视为是
“
冶容诲淫

,

败坏风俗
”
需加以管制禁止

。

然此

丧葬台阁原本是社团成员族群内部的丧礼仪节
,

借此对过往的先辈

表示缅怀追思之意
,

在台湾民间如南管子弟或是舞龙社团都有此礼

俗
。

只是原本蕴含的中国文化
“
情义

”

精神
,

随着社会流风所及而

所有质变
,

后来演变为部份民间丧家为铺张排场凸显身份地位
,

则

竞相邀请台阁与各色游艺队伍来夸耀声势
。

从唐赞衰 《台阳集》诗

¹ 刘家谋
,

福建侯官人
,

道光二十九年 ( 184 9 ) 任台月府李期得
。

其 《海音诗》收录于 《合海杂

咏合刊》一书
,

《台沟文献丛刊》第加日种
,

P1 2o

º 店赞衰 《台阳见阅录》卷下 < 风俗
.

赛会 > “

台南郡城好尚鬼神
。

遇有神佛诞期
,

敢费浪用
。

当赛会之时
,

往往招视妓女
,

装扮杂剧
,

斗艳争妍
。

迎春大典也
,

而府县各书差亦或招妓装剧
,

转而前犯
,

殊月不成事体
。

他如民间出殡
,

亦丧礼也 ; 正丧主哀痛迫切之时
,

而亲友牲有招妓

为之送殡者
。

种种冶容梅淫
,

败坏风俗
。

余技府任后
,

即出示严萦
。

如有妓女胆敢袭扮游街者
,

或经访闻
,

或各段签首指名弃送
,

立准将该妓女拿办
; 其妓馆查封

,

招妓之家并分别提究
,

此

风渐息
。” ,

《合润文翻丛刊》第 3o 种
, Pl 朽 。



妆扮游艺中的
“

台阁
”

景观

文中
,

更能立体生动地感受到其妆扮样貌与观众风靡的情景
:

台俗
: 赛会

,

出丧
,

常招妓装扮杂剧
,

名 为
“

台阁
” ; 冶容

海淫
,

致坏风俗
。

余力禁之
。 ”

诗云
: “

声打鸭怯鸳鸯
,

拂袖徐裙

罢晓妆 ; 莫笑长官心似铁
,

舞腰不惜柳枝忙 ! 玉纤双挽彩绳红
,

争看禅娟入碧空
,

一夜严霜珠朵落
,

残花无计进东风
。” ¹

然正因为台阁也具有着这样
“

宣传夸耀
”

的意涵
,

所 以在一些

官方庆典中也会见到其世俗功能性的发挥
。

如宋代每岁酒库
“

迎新
”

开煮的官方活动中
,

台阁参与由官私妓女
、

鼓乐社队
、

布牌及其它

杂剧百戏诸艺的游艺队伍
,

浩浩荡荡地行进宣传以招揽顾客
。

盛直

高耸的妆扮景观
,

自然使得台阁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
; 而穿接走巷

的行进游走
,

越发地扩展了宣传的场域
,

因而在题材选择与工艺制

作上越发讲究注重
。

如台湾 日治时期的 《台湾日日新报》记载
:

台北市万华本岛人一边
,

为庆祝始政三十年纪念
,

去廿三 日

下午一时
,

恭迎各地神典绕境
。

⋯⋯各团及有志所装饰诗意阁
,

于前报而外
,

尚有增加数阁
,

统计 曰百六十台
。

⋯⋯首由神龙献

瑞
,

次福州团路橇
,

续有义安社装饰九曲黄河阵
,

及七擒七纵故

事
,

各连结七 台
。

而七擒七纵
,

装里各种猛菩
,

菩 口喷 出烟火 ;

其次义英社
,

假装数十少年义勇团
,

手执国旗
,

旗中书下三十年

来甲子 ; 次为内地七福神一台
,

及装饰桃太郎故事
,

俱出新意匠
。

其它各行列委员
,

均出艺阁
。

而诸有志及音乐团
,

登一般商郊
,

或带故事或 自家广告
,

或里活动机关
,

颇费苦心装饰
。

数十音乐

团各出新制绣旗
,

有地方音乐团参加
。

行列之中
,

以西 门市场生

鱼商团
,

装饰蒲岛太郎连结廿三台
,

作为长蛇状
。

其中布里各种

¹ 唐赞衰 ( 台阳集 ) 收录于 (台清关系文献集零》一书
,

《台碑文献丛刊》第 200 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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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族类
,

一见而知为生鱼商之广告也
。

(19 25
.

00
.

29 )

“

诗意阁
”

是台湾对台阁的特有称谓
“

台湾迎神
,

辄装台阁
,

谓之诗意
, ¹

,

民间多半称为
“

艺阁
”,

以突显出其
“

艺术性
”

或指

称出其使用
“艺姐

,

妆扮的特质º 。

大抵台湾的艺阁是以诗文典故
、

小说戏曲
、

历史史实以及社会时事为主要的装置题材
,

其既涵融了

文人诗词的
“

诗情画意
” ,

也统摄了庶民文化的
“

诗性智慧
” ,

展现

了在时代脉动与社会变迁中迥异的妆扮景观
。 “
始政纪念日

”

是日本

官方重要的光荣胜利庆典
,

乃是为庆祝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
,

于

189 5 年 6 月 17 日进入台北城举行始政典礼而制订的
。

每年除了固定

的祝祭仪式外
,

每逢十周年就会扩大举办庆祝活动
,

且随着统治时

间的延展
,

组织规模与活动内容也越发盛大
。

在历经三十年的统治

后
,

日方认为对于台湾的基础建设
、

经济生产与殖民教化等都己有

显著的成绩
,

因此总督府
“

台湾施政第三十年纪念日
,

总督府乘时

开大展览会
” (《台湾日日新报》) 来夸耀治理成果À 。

在活动期间除了设置四个会场展示各项政绩外
, ‘

也加入各种余

兴表演节目
,

来引爆民众参与的热潮
。

如大稻埋与万华地区为表示

庆祝之意
,

特别开会议协议决定奉迎北港
、

台南
、

彰化
、

鹿港
、

关

¹ 连稚堂 <诗竞 ) 一文 ,

毅于 《台掩诗荟》第4 期
, 19 24年 5 月

,

第363一366 页 。

º 检视从月燕
、

乾隆
、

道光
、

成丰到光绪的文献史料
,

可知清代台清的艺阁还有
“

台阁
” 、 “

台

搁
” 、 “

抬阁
,

成
“

倪旦柳
,

等称谓
,

但民国之后多半以
“

艺阁
” 、 “

艺姐阁
” 、 “

诗愈
” 、 “

诗愈阁
” 、

“

诗愈故事
”

等来加以称呼
。

有关台消艺阁名称之考察
,

请参见 《台海艺阁名义与日治时期妆

扮景观初探 ) ,

载于 (台消文学学报 ) ( 台北 :
政治大学台消文学研究所 ) 第z

潮
,

PI”
一

212。

» 由于历史的成因
. “

始政纪念日
”

向来都是日治时期总任府官定的重要节日之一
,

尤其每逢十

周年庆祝活动规栩更为盛大
。

但 194 5 年时因为太平洋战事的蔓延
,

总奋府无
J

心力筹备而未举

办火规椒豹庆祝活动
.

而随粉日本的战败此节日也划上休止符
。

有关几次大规模的
“

始政纪念

日
”

庆祝活动内容
,

参考自程佳感 ( 台清史上第一大博览会一 19 35 年始力台海 SH o w )( 台北 )

远流出版公司
, 2以抖年 1月

。



妆扮游艺中的
“

台阁
”

景观

渡等五地全岛著名妈祖出境来台北
,

且用心设计诗意阁
“
尤加饰意

匠
,

各踵事增华
,

一新向来面目
” 。

这次参与的诗意阁有表现故事内

容情节的 《九曲黄河阵》
,

或增添活动机关的 《七擒七纵》猛兽喷火
,

或作为 自家广告宣传的 《蒲岛太郎》水族展示
,

让群众一 目睹即能

知晓其是经营生鱼买卖的
。

尤其如
“
义英社

”

手执日本始政三十周

年的国旗妆扮的 《少年义勇团》
,

以及以日本故事 《七福神》与 《桃

太郎》为装置题材的诗意阁
,

更鲜明地见证了时代社会的变迁与历

史文化的轨轴
。

虽说这种
“

官神合作
”

的统治现象
,

在当时虽遭致

不少知识分子的批判¹
,

然因其具有着宣传政令与广告营销的功

能性
,

因此会社
、

商家乃至于个人仍然是绞尽脑汁
,

重金礼聘文人

学者与工艺师傅参与
“

但所谓诗意者
,

要有古今事迹
,

一经装出
,

令人知为某人某事
,

且点缀棚阁之物
,

亦宜有广告的意味
,

乃见其

佳
。 ” (《台湾日日新报 )) 19 18. 6

.

19 ) 大体以诗意题材为内核
,

加上
“
复

选其人物
,

考其衣服
,

布其景色
”

(雅堂 《诗意))) 的考虑
,

藉此作

为身家背景与经营事业的标志
,

或者藉此夸耀 自家的权势
、

财力与

技艺
。

因而各式庆典中经常举行对台阁的
“

品评角竟
” ,

或由官方主

办或由民间出资
,

针对
“ 意匠四十点

,

故事三十点
,

服装二十点
,

人物十点
” (《台湾 日日新报》 19 28

.

00 .0 2) 等环节予以品赏竞艺
。

是以
“

妆扮故事
”

为主体的台阁
,

继承了宗教摊仪与百戏游艺

的历史传统
,

在庙会神诞中作为世俗与神圣的沟通媒介
,

在岁时节

日与生命礼仪时强化过渡关 口
,

发挥着祈福敬奉与趋邪逐疫的功能
;

由于台阁的动员是奠定在血缘
、

地缘和业缘的社会人际网络之中
,

因此宗亲族群
、

子弟社团以及商行会社的参与组织
,

无形中遂也搭

¹ 如 192 6 年 3月 7 日《台海民报》报导
: “

近年来官神颇能合作
,

例如官厅想要开什么会
,

而欲

那会热闹时
,

必迎神来捧场
。

于是乎
,

官藉神成
.

那个会必定热闹起来
; 而神箱官力

,

也就渐

渐加戚起来
。

如去年始政纪念日
,

合北的迎妈祖就是其一例
。

今年三峡品评会时
,

说是也迎了

什么神
。

而这次将开 (在旧历正月十五起三日间 >的北港郡的展览会 ,

又要迎三 日的神
。

妈祖

将月官力大展其神威
,

而该展览会也将藉神戚而大热闹一番了
。

官神合作的色彩越来趁触厚 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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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起联系地方情感与休闲娱乐的社交通路
,

而且能够产生繁荣地方
、

刺激商机的经济效益
; 至于妆扮者有孩童

、

戏子与艺妓等不同身份
,

或是单纯静态
“
化妆扮饰

”

的情节展现
,

或是参杂着音乐动作动态
“

乔装扮演
”

的故事表演
,

这遂也使得台阁的妆扮越发地缤纷多姿
,

撷取小说
、

戏曲
、

诗文典故
、

史实乃至于社会时事等不同素材
,

在

文人与民间的创意巧私下
,

从妆扮景观中既可寓意着人文世界中的

秩序排列观
,

散发着通过吉样
、

平安及长寿等
“
赐福

”

灵力所达成

的成就寄望
; 也可由其中感受到风土习俗

、

思想情感的反映
,

发挥

认识史实
、

教化规范的功能
,

达到广告宣传与夸甩竞技的 目的
。

因

此妆扮游艺中的台阁景观
,

不但能够真实地映照出各时代的社会样

貌与人文思维
,

也能透露出统治当局所规范的思想意识与形象塑造
,

而辐射出
“

神圣性 /世俗性
”

的多元二重属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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